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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刘仑“四走”长征路
创作了几代人的课本记忆

日前，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纪念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上，
不少细心的观众发现：展厅里有多件长征题材
作品，都出自同一个名字——刘仑。

刘仑是谁？为什么这么多件作品同时出
自他手？他为何对长征题材如此钟情？这背
后有哪些动人的故事？

近日，广州画院名誉院长张绍城、美术评
论家梁照堂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采访，还
原这位百岁画家与长征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笔墨情缘。

一同展出的，还有《北上军

号》，谈及这件作品，张绍城回忆

起了一段往事。上世纪八十年

代，前后有半个月时间，一起住

在 宾 馆 ，他 和 刘 仑 有 空 就 聊 创

作。“最开始他并没有计划长期

把长征作为核心创作方向，是经

过多次交流鼓励之后，他才越来

越多地投入这个主题。”

张绍城回忆，创作《北上军

号》时，刘仑一开始还找过他，希

望两人合作。张绍城婉拒了，“我

担心两个人绘画风格合不来，效

果会不好。最后这件作品由他独

立完成。”在他印象中，这件作品

主角是吹号的红军战士，画面中

还有红军领导人和被牵着的马

匹，“虽然部分人马造型刻画不算

精准，但画面毫不矫揉造作，放到

今天看，依旧算是他质量很高的

一幅作品”。

198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60 周年广东省美术作品展

览”中，《北上军号》获一等奖。

“《北上军号》以吹号战士作

形象的前正面，号角是整个画面

的精神引线。红军队伍在艰难曲

折的道路上行进，虽然环境困苦，

但号角声响，全军向北前进、向着

勇往直前的目标前行，把红军一

往无前、北上抗日的精神充分传

递出来。”梁照堂则评价称，“早期

表现长征大多是用油画表现的，

用国画来表现长征这类重大历史

题材，在当时是很有前瞻性、很新

的探索。”

刘仑流传最广的作品，当属油画《红

军过草地》。这幅画被选入中小学教科

书，几代人正是通过这幅画认识了“过草

地”这段历史。

有趣的是，张绍城对这幅画的评价

并不停留在“画得好”，他认为，“刘仑这

张《红军过草地》发表率非常高。董希文

也画过《红军过草地》，画得很真实，但整

体氛围非常凄凉，着重渲染红军极度艰

苦的处境。反观刘仑的版本，虽然绘画

技术不算顶尖，但画面里红军形象更加

正面，人物有老有少，处境虽艰难，但整

体精神情绪是昂扬向上的。所以绝大多

数出版物都选用刘仑这张。”

在张绍城看来，这幅画最大的价值

在于开拓性，“在刘仑创作《红军过草地》

之前，国内很少有油画专门表现过草地

这个片段。李宗津更早画过《强夺泸定

桥》，但没有画过草地；董希文画同题材

的时间晚于刘仑，完全没有产生同等的

社会影响力。”

有些题材第一个做出来，就占据了公

众记忆。张绍城说，“哪怕后续技术更好，

也很难覆盖先入为主的经典印象。”改革

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画家画过草地题材，

却始终难以取代这幅画的地位。

“看待作品，要放回当时的时代背景

去评判。”张绍城回忆，“那个年代照相机

十分奢侈，拍照冲洗成本极高，刘仑很大

程度上依靠自己对红军过草地的理解与

想象进行创作。也正因为缺少照片参考，

画面没有过度戏剧化的处理，人物反而有

一种朴素、朴实的气质，这种气质契合主

题，所以才能大量出版、进入教科书。”

晚年刘仑身患喉癌、做了声带手术，仍

每天坐在轮椅上坚持创作，直到生命最后

一段时间里，在广东各类美术活动上，常

能看到这位坐轮椅出席的“百岁画翁”。

梁照堂感慨，“不只是画里体现长征精

神，他做人、对抗疾病、克服种种人生困

难，同样在践行这种精神。老军人坚韧

不拔的意志，和长征精神是相通的。所

以他画长征题材能够迸发充沛的革命激

情与信念，是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流露。”

2013 年 8 月 1 日，刘仑在广州逝世，

享年101岁，是少见的高寿画家。

用国画来表现长征这类重大历史题材，很有前瞻性

《红军过草地》最大价值在于开拓性

■刘仑《红军过栈道》1977年

■刘仑 油画《红军过草地》

■刘仑《永生》1981年 惠州市美术馆藏

构思非常悲壮动人，充满艺术感染力量
作为广州画院首任院长、广州市美协首任主席

的刘仑，与长征结缘，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1955
年5月，刘仑随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沿红军长征

路线采访写生半年；1958年，他被借调至八一电影

制片厂，担任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故事片《万水千

山》的美术顾问，并随摄制组深入甘孜藏族自治州；

1960年，他只身前往四川若尔盖草原收集素材两个

月；1963年，再赴西藏采风。从1955年起，他先后四

次重走长征路，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珍贵素材。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专门表现长征题材

的画家不算多。”梁照堂回忆，“刘仑跟随《万水千

山》电影剧组走长征路，画下大量沿途速写、国画

等素材，积累了丰厚的一手资料。在当时交通不

便等困难条件下重走长征路途甚为艰苦，他能够

四次重走长征路，足以说明他对红军长征这段历

史饱含深厚的感情与创作激情。”

本次展览，展出了刘仑的版画《红军过栈道》，虽

是版画，但构图、题字都借鉴国画形式，刻画长征行

军的艰险。这件作品获评“广东美协50年50经典作

品”，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分量很重。同期展出的，

还有刘仑创作于1984年的国画《永生》，画面以一只

紧握钢枪、高高举起的手为视觉中心，“过草地时，红

军战士身陷沼泽泥潭，身体不断下沉，手却依然紧紧

攥住步枪，革命理想高于天。构思非常悲壮动人，充

满革命艺术感染力量。”梁照堂如此评价道。

刘仑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艺术格言“宝剑情

歌”，他常说，“当祖国需要我拿起宝剑的时候，我

就拿起宝剑去战斗；当时代需要我唱情歌的时候，

我便倾情抒唱。”梁照堂解读认为，“宝剑”代表战

斗性、宏大革命叙事，“情歌”代表抒情审美。刘仑

既画长征这类重大红色历史题材，也画雪梅、山水

等抒情国画，油画、版画、国画兼擅。在他身上，长

征不只是几幅画，而是他个人最鲜明的艺术符

号。“他认为艺术不能脱离社会、脱离群众、脱离革

命理想，这句话也是他一辈子艺术实践的写照。”

■刘仑《红军过栈道》黑白木刻
1957年，惠州市美术馆藏


